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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庭玉在王南风的工作

单位门口等了半天了。阳光始
终灿烂地照着他，把他的心都
照彻了，照得他的心都透亮
了。他在办公大楼的花坛边静
静地坐着，牢牢地看着王南风
办公室的窗户，一心指望王南
风无意中走到窗边，无意中看

见他，于是两个人满心欢喜。
太阳落下，夜幕降临。办

公大楼的灯一个接一个地亮
了许多。他忍不住给王南风发

了一个短信：星期天也要加这
么长时间的班吗?

好长时间，王南风才回了
信息：是的。

他马上发过去：我在你的
楼下等你到什么时候?

楼上的一扇窗户马上打

开了，王南风出现在窗前，她
“咯咯”地笑起来，又有几个人
头出现在她的边上，一同朝下
张望。袁庭玉仿佛听见他们带
着笑议论他，心里一气，走了。

他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去
了昨天与王南风吃饭的咖啡

馆，一个人坐着，心中的寂寞
无法言说。不管不顾地点了一
瓶白酒喝起来。不知道喝到了
什么时候，王南风给他发了一
条信息：好好爱惜自己!

他愣了半天，觉得王南风
到底还是爱惜他的，心中略略

放下一些。回了一条信息：我
给你买戒指好不好?

没下文了。他闷了头继续
喝酒，他本来酒量不大，又带着
情绪，很快就喝得晕乎乎的了。
过了一会，他就看见一个瘦而
高的时髦女人向他走来，坐在

他的桌子对面。他一时恍惚，清
了清眼神才认出这是王秋媛。
她前一阵子请了假说是到香港
去看她的姨妈，一回来就提出
与袁庭玉分手，直言不讳地说，

有个香港老板看上了她，这香
港老板本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好，年纪大，还有点哮喘，问题
是他的钱实在太多。

袁庭玉冷静地考虑下来，
自认为不是港币的对手，于是
就大方地说：“那就分吧，祝
你幸福!”马上辞了职，回家睡
了两天。

没过几天呢，这女人就变
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她的嘴笑
着，眼神里却是愣愣的。一下子
老了许多。身上穿着时髦的衣
服，却多了一股暧昧的气息。袁

庭玉打了一个酒嗝，向她伸出
手，“你好!祝你幸福!”顺着她

来的地方望过去，只见那边桌
子旁坐着一个清瘦的老头，脸
色红润。他倨傲地举起酒杯，向
袁庭玉淡淡地示意。

袁庭玉对王秋媛说：“好
啊!你终于找到幸福了。”他心
里却想：这女人变得这样!她

看上去一点不幸福。王秋媛指
着自己的脸，苦笑着说：“你
看我幸福吗?我他妈的不幸
福!”她把脸凑过来一点，压低
了声音说：“他把财产公证了
一下，归我名下的只有这边的
一幢小破别墅，还有几样不值

钱的珠宝。”袁庭玉赶快把脸
朝后挪。他害怕见到王秋媛这
种样子。

袁庭玉犹犹豫豫地打量
她，说：“大家活得不容易嘛，
我理解你!”王秋媛绽开笑容
说：“你真好!你是我见过的最

好的男人。庭玉，帮帮忙好吧?
老头一见到你，就要我来说给
你一件事。他有一个事业上的
搭档，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
她最近心理上有点不正常，想
找个体面的有爱心的男士说
说话。”

王秋媛站起来回到老头
那儿去，老头在一张小纸上写
了些东西，他写得很认真，花
了很长时间。这张纸到了袁庭
玉手上，他展开一看，上面写
着：明天下午五点半。星月茶
楼，二楼海音阁。郁女士。

王秋媛的嘴巴贴到了袁
庭玉的耳朵边，“给好多钱
呢。可惜不叫我。”她说完就
回去了。袁庭玉注意到，她的
走路姿势都改变了，夹紧了胳
肢窝，两只胳膊装腔作势地放
在肚子前面。老头已经站起来

了。两个人并肩一同走出咖啡
馆。外面的一条街上到处是酒
店，灯光闪耀，真是灯红酒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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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叶伯巨提议朱元

璋提早限制亲王的势力，这是
有先见之明的。他上书时，诸
王刚刚建立封号不久，大多尚
未到自己的封国去，势力也还
没有明显壮大，并且诸王的长
兄朱标尚健在，皇位继承人的
问题还没出现。但是，到了洪

武末年，诸王屡次奉命带兵出
塞，势力才渐渐壮大。特别是
在太子朱标死后，年轻的皇太
孙和诸位亲王之间的力量对
比明显的不平衡了。

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正月，朱元璋命令傅友

德为大将军率诸将到北平
（今北京、河北地区）训练军
马。但在出征漠北时，北平的
军队要受燕王朱棣节制，山
西的军队要受晋王节制。这
次出征，燕王带兵一举收降
了北元将领乃儿不花。捷报

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
“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此
后，燕王又屡次奉命出征，威
名大震，关于“燕王扫北”的
传说至今仍流传在民间。秦
王、晋王、燕王和宁王诸王，
正是在实际作战中得到了锻

炼，壮大了力量。
朱元璋对亲王的管教甚

严，但他的苦心教育并没能阻
止亲王们的败德败行，没能阻
止他们势力和欲望的恶性膨
胀。在君主宗法社会，皇室成
员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礼制和

法律都无法有效地约束他们。
亲王贵胄，手握重兵，横暴恣

睢，所行多有不法。
一些亲王的罪行、丑行

令朱元璋大为伤心，他希望
朱家江山长治久安，就不希
望出现不肖子孙。朱元璋命
人编了一本《永鉴录》，收录
了历代诸王的劣迹恶行，分

赐给诸王，作为诫鉴。
洪武六年（1373年），朱

元璋又颁布了《祖训录》，在
治国、齐家、修身等各方面，对
亲王提出了全面的要求。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
的《太祖皇帝钦录》中，透露
了不少诸王的情况。这本书记
载，朱元璋指责秦王犯下的荒

淫逸乐、妄兴土木、阉割幼男、
苦害宫人、滥杀无辜等罪行。
秦王的死，则是由于他虐待宫
人，被宫人在一份樱桃煎内下
毒所致。所以，洪武二十八年

（1395年）秦王死时，朱元璋
在谥文中称秦王 “不良于

德”，在给他的谥号中用了一
个带有贬意的“愍”字。至于
其他亲王，也是无所不为：周
王，曾夺生员已定之亲；齐王，
擅将民间女子抢入王宫，不满
意的打死，烧成灰送出外来；
鲁王，将民间和军家的小孩纳

入宫中，阉为宦者……总之，
这些亲王们的劣迹数不胜数。

诸王的恶劣表现，不能不
让朱元璋重新考虑当年叶伯
巨上书所说的话，他也曾与臣
下讨论汉朝七国之乱的原因。

朱元璋将 《祖训录》作

为皇室成员必须遵守的大法
一再修改，为诸王提出行为
规范和准则。

秦王死于洪武二十八年
（1395年）三月，晋王病死于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
月。这时候，燕王已经成为在

活着的各亲王中最年长的亲
王，而且颇为骁悍，因此，朱元
璋对他很不放心。朱元璋临终
时，嘱咐皇太孙朱允�：“燕
王不可忽。”又对他十分宠爱
的驸马都尉梅殷说：“敢有违
天者，汝其为朕伐之。”朱元

璋在遗诏中，还明确规定了对
诸王的限制，以防止可能出现
的动乱。他规定：在全国居丧
时，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
京；中外官军、戍守官员，不得
擅离信地，只许遣人至京；王国
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律

听从朝廷节制，唯各自的护卫
官军，诸王才有权自处分；亲王
没有接到命令不得来京师；亲
王所在地的文武机构和军队，
由朝廷控制，亲王无权指挥。

但这些规定似乎并不能
约束亲王中的野心家。朱元

璋一命归天后，亲王与皇帝
之间的争战如同箭在弦上，
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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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的绯闻已经彻底演

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20世纪的最后一个12月

19日，是华盛顿极不寻常的
一天，是美国政坛上斗争最为
激烈的一次。作为记者，我亲
身感受了其中的紧张气氛。

清晨，天空阴云蔽日，寒气

袭人，但仍有一些游客在国会
山东门排队，等待参观。从外表
看，国会山与往日没什么不同。
然而，此时国会山大楼众院大
厅内正在进行一场近乎白热化
的斗争，昨天争吵到深夜的民
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们毫无疲劳

之容，仍在唇枪舌剑地就弹劾
总统克林顿的议案进行争论。

9时40分许，当众院议长

利文斯顿大声疾呼：“他（克林
顿）必须辞职!”但是台下民主
党议员几乎齐声呼喊：“不，你
自己辞职。”果然，不到一分
钟，利文斯顿便在讲话中承认
自己曾经有过婚外恋，他说：
“我不再出任众院议长，希望

克林顿总统以我为榜样。”同
时他还决定6个月后退出国会。

大厅内一片沉静，议员们
个个震惊不已。“今天是美国
历史上最悲哀的一天，我想
哭，但没有眼泪。”民主党众
议员约翰·路易斯挥舞着两只

拳头，像狮子一样愤怒。临时
议长不停地敲响“惊堂木”，
提示发言时间已过，但他仍在
声嘶力竭地为克林顿喊冤，怒
斥共和党不公正的做法。

上午10时40分许，世界
上最大的办公大楼———五角大

楼内的气氛也是异常紧张。国
防部长科恩宣布，美英已经开
始对伊拉克进行第四轮空袭，
这是“沙漠之狐”行动实施以
来最沉重的一次打击。美国各
大电视台将镜头转向巴格达。

下午1时25分许，众院以
228对206票的表决结果通过

了弹劾克林顿议案的第一条
款。西方各大通讯社纷纷以
“急电”形式宣布，克林顿已
经成为自1868年安德鲁·约
翰逊以后130年来被众院弹
劾的第一位总统。美国电视台
的镜头从炮声隆隆的巴格达

转移到“静悄悄”的国会山，
全美各地报纸也纷纷出版总
统遭弹劾的“号外”，报摊和
报童叫卖于街头。

下午2时15分，众院终

于结束了对克林顿弹劾案的
表决，克林顿的4大罪状通过

了2项———伪证和阻碍司法。
支持克林顿的民主党众议员
个个愤愤不平地走出国会山，
乘坐两辆大巴士，沿着宾夕法
尼亚大街，前往白宫。

圣诞节即将来临，白宫内
到处挂满了花环。然而，这里

并没有节日的气氛。白宫后门
外，反对战争的、反对弹劾的
和支持弹劾的示威者不时高
呼口号，一片嘈杂。白宫内，北
草坪上各大电视台将“大炮”
对准白宫，记者奔走于新闻厅
和“大炮”之间，随时向观众

报道关于战争和弹劾的消息。
下午4时10分许，克林

顿出现在白宫东厅至玫瑰园
的走廊上，副总统戈尔、民主
党领袖盖普哈特和第一夫人
希拉里等人簇拥其后。他们几
乎个个面带微笑，匆匆走进正

对白宫南草坪的一扇门里。稍
候，民主党议员从白宫东厅鱼
贯而出，在南草坪一个装有白
宫标志的麦克风架子后面站
定。这时，只见希拉里两手挽
着克林顿的左臂，两人微笑而
又充满自信地走来。

白宫办公厅主任波代斯塔
首先发言，感谢支持克林顿的
所有议员们。随后，盖普哈特、戈
尔和克林顿分别发表讲话，斥
责共和党得理不饶人的做法。

南草坪上的仪式结束不
到两个小时，白宫又传出重大

新闻。晚6时许，克林顿来到
白宫的罗斯福厅，向世界宣布
停止已经持续了 4天的 “沙
漠之狐”行动，称美英已经完
成任务，伊拉克研制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能力已经被摧毁。

至此，美国内战外交面临

的两大危机总算告一段落，美
国人终于可以安心地过一个
圣诞节了。

OP9Q?RS

晚上，体育老师老张得知

我们打群架的消息后，把我们
集合起来训了一顿。老张说，
学校组织这么一个散打队，是
指望大家拿名次为学校争光，
不是让你们练了去打架的，希
望大家不要再惹什么麻烦。

说实话，我们并没有把老

张的话放在心里，因为首次大
规模战役的胜利让我们还一
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一个
打了胜仗的队伍是不该受到
指责的。吃晚饭的时候，大家
七嘴八舌地重点分析了这次
战斗的成败得失。

老林虽然脸上青了两块，
但总体而言对自己的成绩还
是满意的。他自豪地告诉我
们，据他打听，那个带队的高
个子是镇长外甥的堂哥，几个
月前才从海军退役，打架很有
两下子。能打赢他，说明自己

差不多到了海军陆战队的水
平。瞧瞧这吹的!

李教练家在县城，在学校
里呆着也很无聊，所以一到周
末除非他回城，要不然基本上
和我们混在一起。今天晚饭过
后，李教练又来了学校。李教

练显然也知道了我们干架的
事，他告诫我们说，不管是单
挑还是打群架，最忌讳的就是
被别人扭住，因为一旦失去了
灵活的脚步，吃亏是吃定了
的。拿以寡敌众来说，只有指
东打西、虚虚实实才能避免陷

入围攻而永远处于主动。
大家正聊得兴起，就听得

操场上闹哄哄的一片，老邱坐
得离门最近，他出去后不久就
冲了进来，脸色煞白地说：
“快，那些家伙又来了。”除了
李教练外，屋里人刷地一下全

站了起来，不用说，白天那些
吃了亏的家伙追到学校来了。

李教练站起身冲我们一摆手，
示意我们不要冲动。“我先出
去看看，你们不要出去。”

我凑到窗户边往外一看，操
场上的情景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白天出现的那个大块头领了足
足有二三十号人。这群人像是乐
队里的敲鼓手，每个人手里都握
着一根什么东西，我猜那应该是
工地上捡来的钢筋。

老林也有些紧张，低声问
我怎么办。硬拼肯定不行，跑
又无路可跑，一时间我也没了
主意。“要不报警吧!”老杨在

旁边建议，老邱也忙附和。
“不行，一报警事情就闹大

了，再说宿舍里又没有电话，
想报也没地方报啊!”听我这
么一说，大家都没了话。

我们看到李教练上前和
领头的大块头说着什么，感觉
两句话还没说完，大块头突然
发难，一拳就抡了过来。李教

练一个侧步躲过了拳头，大块
头的第二拳又砸了过来。接下
来的一幕很有点像功夫电影
里的镜头，只见李教练迅速地
使了一个里合腿，大块头跟事
先设计好了似的轰然倒地。几
个小痞子见事不妙，举着钢筋

冲了上去。
“不好!”老杨大喊一声，

抓起桌上的一把榔头就冲了
出去。由于一时找不到趁手的
家伙，我和老邱、老林赤手空
拳地也冲了出去。

等我们冲到跟前发现架已
经打不起来了，两个警察像从
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出现在我们
面前。“都给我住手，你来，说
说怎么回事。”其中一个胖警
察指指刚爬起来不久的大块
头。大块头看起来挺吓人的，鼻

子和嘴角都是红红的，一边拿
手掌擦一边还直盯着看。
“你把那东西放下。”胖

警察低喝了一句，指了指老杨
手中的榔头，一挥手又制止了
试图上前解释情况的李教练，
然后指了指我们几个，“跟我

回去再说。”
“谁他妈把警察给喊来

了?跟他们去肯定要吃亏。”

老林捅了捅我。
“老陈，你去找找他们校

领导，打个招呼。”胖警察边
推着车边嘱咐另一个同伴。然
后命令我们全部跟他走。当
然，这件事因为没有什么恶劣
的影响，几个小时后，我们就

从派出所出来了。


